


海浪哗哗响

（俄)叶·古利亚科夫斯基
据说下雨天、人的行为容易反常。我冒着大雨，莫名其妙地将车沿着
峭壁边缘开向峡谷底部。我在海边站了好一会儿，听着海浪哗哗地冲击着岸
边。当我转身往回走的时候，一个穿着连衣裙，浑身湿透的姑娘从我背后绕
出，打开车门坐了进去。我敢发誓，峡谷里刚才绝没有任何人。
我望着车中的姑娘痴呆呆地站在雨中，她几乎是生气地问我为什么不
开车。
我从没碰到过这种怪事，但还是把车向市区开去。
在深秋的季节穿这么单薄的裙子真是发疯了。路上我一直在暗忖。姑
娘让我把她送到加诺帕大街，她家就在报亭的对面，一个好心司机帮助无助
姑娘的故事将要结束，我盘算着是否要请她留下电话号码。我的旅伴显然不
急于与我告别，她的眼神里闪现出令人不解的恐惧，她要我送她进屋。
门开了，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屋里一片漆黑。灯亮了，她惊恐地叫道：
“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灰土，像是很久没人住了。
她镇静下来，走到挂历前用手指擦擦写有月份的地方，“５月份”这个词显
现出来。

“今天是几月份？”姑娘显得有些慌乱。
“１０月。”我说了一句。
“有人从我的生活中夺去了好几个月，昨天还是５月”姑娘总觉得我和
她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可我比她更摸不着头脑。今天已是１０月份的第１２
天了，姑娘所说的“昨天”也只可能在这个月，怎么可能会是５月份呢？
姑娘嘀咕着说嘴里总有一股怪味，我想她肯定掉进过大海，喝了许多
海水。
我安慰她说失去记忆并不是什么稀罕现象。她莞尔一笑，说：“如果您
愿意，明天来吧。那时我可能已把这事弄清楚了。噢，对了，您今天晚上不
必到实验室去了”最后一句话是她给我开门时顺便说的，当时我没在意。回
到家后，我想到今天的奇遇，对这句孤零零不着边际的话开始感到奇怪，她
与我的实验室有何相干？我可以发誓没谈到我的工作与实验室有关，而她突
然叫我别到实验室去为什么今天不能去？我搞的微生物研究不是秘密工作，
我的“阿尔法”谁需要呢？八年前我读到一篇关于积累生物细胞内的遗传信
息的文章，其结论是：任何突变和我们已知的任何变化过程，都解释不了单
细胞生物是经过怎样的过渡才变为具有不同功能的多细胞生物的。地球上的
生命在其进化过程中有过好几次这样的质变和飞跃，而每次都是一个无法解
释的谜，但最不可思议、最难以解释的是第一次飞跃所以，我就产生一个想
法：培育出与地球上作为生命起源的第一批古老生物——单细胞生物体相似
至极的简单的菌株，然后改变微生物培养基的条件，使之形成菌落。
我不相信一群猴子一个劲儿地敲打字机键盘，就能打出不列颠百科全
书。这么复杂的遗传信息应当本来就存在，是从外部进入细胞的，正是这样，
才使单细胞生物在亿万年前形成菌落。必须证实这种从外部输入的可能性，
哪怕只是在原则上证实。我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已有四个年头了，不久前取得



了初步成果，如今竟然有人对它感兴趣了。“今天晚上不必到实验室去了”
我又想起了这句话。
她的行为中可疑的事简直太多了，甚至使人感到可怕。我开始设想所
有可能的坏结果，珍贵的科研资料被烧，被盗？研究所有守卫，再说我带的
博士生阿尔塔姆还在那里工作，他经常干到后半夜。
我拿起了电话。实验室的铃响了三下之后，有人拿起了话筒，却只听
见吃力的呼吸声。我也沉默了大概一分钟的工夫，我感到打破沉默将会发生
可怕的事情。
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问道：“阿尔塔姆，是你吗？”没有任何回答，对
方挂上了话筒。肯定是别人在实验室里！
我冒雨冲进了研究所，飞也似地往楼上跑。当我闯进实验室时，阿尔
塔姆从桌边站起来，不知所措地盯着我。

“为什么你在电话里不说话？”我难以置信这会是阿尔塔姆的恶作剧。
“电话铃根本没有响，我一分钟也没离开过。”他看着我疑惑不解。
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抓起电话，气喘吁吁地等着对方问话，我想让这
个在非工作时间往实验室打电话的人先打破沉默。一个男人在电话的另一端
喘着粗气，像是有些不安。我正准备开口，对方突然问道：“阿尔塔姆，是
你吗？”声音完全是陌生的，但语调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惊奇得竟至于默默
地挂上了话筒。我难以相信，我刚才好像是自己给自己打了个电话，同样的
声调，同样的话语，是我来这儿之前一小时说过的话。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阿尔塔姆，他冷静地分析了一会儿。他说使他最担
心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水落石出的。现在我既然已经来了，就不能白
白浪费时间。
我拿过实验记录本，翻阅着最新实验的结果。我们的任务是使其他生
物细胞的遗传基因和我们的“阿尔法”形成一体。“阿尔法”总是很快地吞
噬为它提供的其他生物体的细胞，然后把细胞核和组成染色体的脱氧核糖核
酸、核糖核酸都消化掉，却毫无质的改变也就是说只起了一些量变，虽然其
他生物细胞的遗传基因能被“阿尔法”吸收，但“阿尔法”的遗传性继续在
各个方面起主导作用。最近的一年里我们的工作没什么进展。
我放下实验记录本一个贴着１３０号标签的烧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
把里面的液体摇匀，把液体滴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据说许多伟大的发现都
得之于偶然，今天我终于相信了。
显微镜的目镜里呈现出四个大大的淡红色球形胚孔。我们的单细胞“阿
尔法”终于接受了其他生物体的遗传信息，以多细胞有机体的形式繁殖起来。
究竟接受的是什么信息呢？我拿其实验记录本兴奋地寻找标有１３０号的试
验记录，注解一栏有简短记录：检验环境的影响。我立即想起我们用从海湾
各处收集来的海水做试验。这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水？这水里有非常特殊的东
西，它使“阿尔法”不仅能吸收其他生物体的遗传信息，而且还能反映出来。
只有弄清楚这水里究竟有什么成分，才能认为我们的确成功了。
我拿起一个灰色漆布面本子，封皮上写着“选择样品记录本”，里面是
阿尔塔姆工整的笔迹，阿尔塔姆也兴奋地站在一边。我们在第六页找到了记
录，里面说样品是从紧靠港口浮标的地方取来的。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实验
室的门“嘎吱”一声响了。进来的是室主任米舒朗教授，一个不学无术的行



政领导。他的出现让我吃惊，而让我更吃惊的是他冲过来把我手中的样品记
录本一把夺过去，转身便逃。等我和阿尔塔姆反应过来时，他已窜出了实验
室。阿尔塔姆说大事不妙，米舒朗一星期前就到布尔马去休假了，怎么可能
在这里出现呢？我们旋即追了出去，米舒朗已经发动了引擎，他那辆“沃尔
沃”牌黑色轿车调转车头冲我们起来。我们闪过之后，驾车追赶米舒朗。一
个傲慢的行政首长从你身边逃跑，这事多么荒唐可笑。我加大车速，打开了
远距离灯。“沃尔沃”是辆破车，不久我们就看到它了。“沃尔沃”向悬崖方
向开去，就是今天傍晚我去过的那个峭壁。“沃尔沃”在距离我们２００米
的地方突然停下了，我们也停下，以静制动。相持了十来分钟，“沃尔沃”
突然加速，我也连忙起动。“沃尔沃”在转弯处没有拐弯，飞出了悬崖的堤
岸，整个汽车便消失了。我下意识地猛一刹车，悬崖下响起了汽车入水的声
音。
这时我才理解刚刚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含义。我叫阿尔塔姆去给警察局
打电话。
警察调来了浮式起重机和几名潜水员，起重机把汽车吊出海面，车窗
的玻璃完好无损，里面空空如也，一个人也没有。
我和阿尔塔姆受到了侦查员的审问。车里没人是这起事件最大的疑点。
车上所有的门都关得紧紧的，如果摔下去之后他钻出来，他也不可能随手再
把门关上。
警察局已从布尔马派出所得到回音，说米舒朗健康地活着，这两天哪
儿也没去。
结果变成是我和阿尔塔姆从米舒朗那儿偷了他的汽车，然后要流氓取
乐，从悬崖上把车扔进大海。我承认了这件事，阿尔塔姆却坐立不安，因为
的确有人死了。
第二天早上１０点，我们被释放出来。我回到家倒头便睡。
我总觉得我没有进入梦乡。我来到了那个姑娘家，下决心把心中的疑
团向她和盘托出。我说昨天晚上实验室的记录本被人强行拿走了。她懒洋洋
地说：“谁需要你的那个记录本呢？
里面除了有选择样品的时间和地点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么说，您
都知道？”我急着想弄清一切。可她说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最好。她突然告
诉我她叫薇丝塔，她握住我的手，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睡吧，亲爱的。我
们相逢得太晚了。”我还想说些什么，但无法抗拒她的眼神。迷蒙中我看见
她走到墙前，一伸手，顿时满墙都荡起了五彩的波浪。一会儿消失的墙外有
个巨大的活物在黑暗中晃动，躯体内闪亮着无数天蓝色的光点。可能是宇宙，
也可能是夜间的地球。她果然是一个女妖！我痛苦地想。
我醒来时大汗淋漓，梦境中的细节依旧清晰，她的名字或许叫薇丝塔
我嘴里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干燥味儿，好像咽下了许多灼热的沙土。
晚上７点我和阿尔塔姆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里。阿尔塔姆还对警察局里
我同意官方的结论耿耿于怀，他觉得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他。
我从雨中邂逅开始，把一切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我得出了一个假
设：坐在汽车里的可能不是人。阿尔塔姆认真地听完后说，那姑娘告诫我别
去实验室是为了防止我发现１３０号烧瓶。当阻止未成，他们只得组织一次
抢劫。记录本身对外人毫无价值，只有一个结论：某些人不喜欢我们的最新
成果，这会妨碍他们。



而且这些人对新成果本身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只抢走了样品记录本。
关于实验方法的记录和样品本身他们根本不感兴趣。
阿尔塔姆最终同意我的假设，汽车里坐的并不是人。可难道他是火星
人，有如此神奇的力量，记录本毕竟是从紧闭的汽车里消失的。我总觉得地
球本身的奥秘就够多的了，自从发明了电、蒸汽机之后，我们过于自信。阿
尔塔姆提出要见见我遇上的姑娘，我脑子里顿时涌出一个神秘的女妖。这一
切或许关系到全人类。
我决定带阿尔塔姆上姑娘家，我记得在梦中她叫薇丝塔，我要搞清楚
她究竟是不是人。按了好几次门铃，门终于开了。
我顿时感到像是梦境的重现，屋里的摆设跟梦中的一样。我忐忑不安
地介绍了阿尔塔姆，她以蔑视的眼光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向阿尔塔姆伸
出手：“我叫薇丝塔。”她故意冷落我，和阿尔塔姆亲亲热热地跳起舞来。跳
完舞，他们坐在沙发上交谈，仿佛屋里根本没有我。
当阿尔塔姆问及她有没有父母时，薇丝塔似乎一下看透了我的心思，
我打了一个冷颤。她冲着阿尔塔姆说：“您一直在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父母，
是吧？”女主人顿时对我们的来访丧失了兴趣。
她猜到了我的来意，我本应开诚布公地和她谈谈所发生的一切，但我
缺乏这个勇气。关于梦中我和她的感情，我不知该如何向她表白。
我们灰溜溜地出来后，阿尔塔姆觉得她只是个普通的、不幸的女人，
而我不但不帮助她，反而还搞荒唐的调查。阿尔塔姆扔下我一个人走了。
虽然受到了阿尔塔姆的批评，我却并不感到问心有愧。我思考着记录
本的丢失和那辆无人驾驶的汽车。我脑子里突然啪地一响，仿佛一个开关打
开了：她说她失去５个月的时间，而我是１０月１２日遇见她的。１０月１
２日减去５个月，结果是５月１２日这正是薇丝塔出事的日子，报纸上一定
有这个消息。
我一头扎进图书馆，查阅５月份的报纸，终于在５月１４日的“城市
新闻”栏里读到一篇简讯，题为《是自杀还是不幸的事故？》。我把它抄录
了下来。

“昨天傍晚，一个不知名的姑娘来到租船站。她花双倍的钱租了船，一
去再也没回来”当时的值班救生员这样描述：“下午６点钟，这条游船离开
码头，我一直监视着它。瞭望台上有功率强大的光学仪器，连最小的细节也
看得见。这个女人划离码头才２００来米，就猛地朝左边弯下身子，像是在
瞧水中的什么东西。
尽管水面根本没起波浪，船却出乎意料地翻了个底朝天。我发出了警
报，可是救生艇没有找到尸体。”
接着是描述死者的特征，写得十分详细，其中提到她穿着色彩鲜艳的
裙子。
我小心地把报纸推开，仿佛里面藏有定时炸弹。我确定那死者就是薇
丝塔。
我依旧搞我的试验，我已经有明确的目标了。自从去薇丝塔家之后，
我和阿尔塔姆之间产生了隔阂，所以，工作的时候大家只谈工作上的事。我
们在海里提取水样，１００米深处的水是黑色的，还带有依稀的光点。海水
发光的现象最近大大增多，但谁也弄不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此外，近来
还出现大量的浮游生物。鱼类减少，生态平衡被破坏，于是浮游生物和水母



就来填补这一真空，尤其是水母，布满了沿岸水域。在做１４２次试验时，
阿尔塔姆离开了，他忍受不了我的没完没了。我一个人坚持着。
分选其中的水样稍呈油状，我觉得有些奇怪。我把滴有水样的载玻瓶
放到双目显微镜下面，立刻看见了很多单细胞生物在蠕动。它们带有鼓起的
细胞核和粗大的染色体颗粒，胶冻状外壳不大像阿米巴原虫的外壳，尽管这
毫无疑问是阿米巴原虫——我们星球上最古老的单细胞动物。我在检索表的
“原生动物门”里没有找到这一类型的阿米巴原虫。
我突然想杀死他们。我往陪特利氏培养皿里倒进一部分样品，旁边正
好放着一小瓶氰化物，我用吸管吸了一点毒物。
一滴氰化物滴下去，我感到培养皿有点发热。我又走到显微镜前，我
不敢相信，阿米巴原虫居然还活着！它们抽搐着，相互迅速接近，联成一个
菌落，外形像水雷，“水雷”的小角闪现着蓝色的电火花。培养皿里的温度
上升了４度。分析表明，氰化物已分解为比较简单的无害化合物。完成这个
化学魔术的速度是现代科学中前所未有的，而且由此释放出来的能量也是很
大的。这种神秘的菌落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们还能干什么？我觉得我无权再
单独干这件事了。
我急忙把样品和轻便恒温箱一起放进保险柜，锁上实验室后乘电车回
家。路上，我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细想了一下，觉得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到
家门口，我发觉自己的汽车里坐着一个人。我走近一看，是薇丝塔。我坐进
了汽车。
我暗想她的出现肯定与我刚发现的“阿米巴原虫”有关。
薇丝塔沉默了片刻后开始说话：“你在报上读到的事写的是我。我也只
有模糊的印象，不过更像是梦境。小船倾覆后，我立刻沉到了海底。我根本
不会游泳。
水里一片漆黑，后来出现了一些光点和说话声。渐渐地我什么也不知
道了突然下起雨来，我非常惊讶，海底哪来雨点？后来你的车突然开来了”
“他们是什么样子？”我急着问。

“不知道，我只是中间人，他们在海里生活，谁也没见过他们。我只看
见一些无定形的庞然大物，他们可能没有身子”看来关于这件事我比她了解
得更多些。
我眼前浮现出一串用肉眼分辨不清的小动物。
薇丝塔显然也在试图弄清这件奇怪的事情。她说她在梦中也没看见过
他们，尽管他们在同她讲话。我突然抓住她的手，决心带她远走高飞，可她
却慌乱地把手缩了回去。我问：“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从海底钻上来
找我们呢？”薇丝塔说：“人们把海洋变成垃圾场，他们无法呼吸了。他们
先于我们诞生在这个星球上，和人类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只有遭到生存危机
时，他们才会这样行事”我觉得事态极其严重。他们虽不希望战争，可一旦
他们作出决定，人类便难以继续主宰世界了。他们利用中间人和人类接触。
薇丝塔已经不是人了，她只为别人储藏智慧。她不能确定哪些想法是自己的，
哪些想法是他们的。她和他们的意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薇丝塔告诉了我她的一切，我为她的勇气感到佩服。我想到了王子与
美人鱼的故事。虽然在正常人看来美人鱼只是一个怪物，但王子还是爱上了
她。我把薇丝塔搂在怀里，自从邂逅开始便产生的激情再也按捺不住了，我
热烈地吻着她。



从这天气，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我和薇丝塔像普通人一样幸福地度日。两星期后的一个星期日，薇丝
塔告诉我今天将有严重的事情发生。我们本来准备出去野餐的，但此时，兴
致一下子全没了。薇丝塔的预感让我烦透了。我坚持出去，我们回到城里已
是晚上６点。薇丝塔说阿尔塔姆可能已经遇到了麻烦，她同我阿尔塔姆知不
知道存放样品的保险柜的密码。
我不能回避现实了，薇丝塔能预知一切的，她是一个中间人。我开车
向研究所急驰，薇丝塔急切地告诉我应当把样品放回大海，否则将发生不幸。
我冲进了一片漆黑的实验室，用力一揿电筒，电筒却没有亮。这时，我觉得
一个身披斗篷、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的人正慢慢举起另一只手。我看清了枪
口，扳机响了两下，却没有枪声。惊惶失措的我居然还活着，但我的双腿已
无法动弹了。那人骂了一声朝我起来，但却莫名其妙地倒在了地上。
很久没有声音。我回过神打开了灯。屋里躺着两个人，一个是袭击我
的家伙，另一个躺在保险柜旁边，地板上有一大滩血渍。两个人我都不认识。
我抓起地下的枪，发觉它不像枪，而像一个儿童文具盒。是什么力量挡住了
这个强盗的猛扑又致他于死命的呢？我望着被巨大力量掀掉的保险柜门，更
加百思不得其解。
地板上散落着从小箱子里掉出来的东西，其中有装着最新样品的密封
盒。原来他们需要的是这个！
如果我能将这些样品带到首都去，我就能向那儿的科学家和政府当局
敲起警钟。我们的对手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竭尽所能要把这些菌体送
回大海。眼下，当他们在大海深处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是不会让我去报警
的。但我决定试一试。我在实验室里没找到阿尔塔姆，正准备走的时候，电
话铃响了。说话人声音很奇怪：“这件事不是我们干的是另外的人，他们想
夺走您的‘阿尔法’，您的同事不同意，他们就强行取走。我们只要您还回
‘阿尔法’，否则将打死你。”

“你所说的另外的人为什么要抢‘阿尔法’？”我问。对方顿了一顿，
说“‘阿尔法’可以切断电源。有了它可以不怕炸弹，可以发动战争您在地
板上找到的文具盒一样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武器，它是辐射品，您可以把任何
拥有能量的东西作为试验对象”电话挂上了，我全身冒冷汗，同我说话的不
是人。
我离开了实验室，薇丝塔坐在汽车里似乎睡着了。现在对我来说一切
都变得无足轻重。薇丝塔是对的。他们从海洋底层上来是因为水流终于把废
弃物带到了几千米深的地方，整个世界都被人类污染了。人类不断地和自然
界“作斗争”，却忘记了自然界是他们的摇篮。我们超过了限度，于是自然
界的消极抵制逐渐变成了积极的抗拒。阿米巴原虫是各种生命的祖先，他们
保持着自己固有的模样沉睡在海洋深处，似乎在等待自己的时刻这严峻的时
刻或许已经到来。
我隐约感到应该拯救人类，给人类一个拯救自己的机会。
好像这一切取决于我，仿佛我能阻止不理智的人类在海洋里埋葬一艘
又一艘的核潜艇他们似乎信任我，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智慧超过了我的理解能
力。他们整个群体生存在能量相当大的力场内，他们可以随意扩大这种力常
据他们说，企图夺回“阿尔法”的人打算利用的正是这种能量。愚蠢而不知
悔改的人类啊！



我决定冒险去首都。我叫薇丝塔留下，但她不同意。我伸出一只手，
但没摸到她，似乎有人在我们之间拉起了一张穿不透的膜。“你以为实验室
里的人是自己摔死的吗？”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既然你爱上了美人鱼，
就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危险吧。我尽量忘掉他们在海底教会我的一切，我要珍
惜咱们俩的时光。”
我默默地听从了她。汽车沿着荒凉的道路往首都奔去。
汽车出现了一种异常现象，好像有人给汽车加了一个马达似的。我知
道这肯定来自薇丝塔神奇的力量。种种疑团仍然笼罩在我的心头，我不清楚
应该戒备什么人。那些企图抢去“阿尔法”的人是干什么的？阿尔塔姆在哪
儿？他还活着吗？

“耶些人是军事情报机关的。”薇丝塔能看出我的疑问，“他们早就对港
口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了，美国核潜艇来‘友好’访问的那一天，报界曾披露，
原来装在潜艇上的所有核弹头和为反应堆准备的燃料都变成了普通的铅。从
你和阿尔塔姆去海里采水样的时候起，你们就被监视了。”
她还告诉我军事情报机关的人想抢走“阿尔法”，阿尔塔姆报警之后，
就出现了中间人。阿尔塔姆眼下还活着沿途已有缉捕我们的通缉令，我们凭
着惊人的速度冲过了一个个哨卡。追捕我们的吉汽车向我们扫射，我听见了
子弹反弹时的声响。薇丝塔在汽车四周布上了一层看不见的子弹穿不透的
膜，为此她消耗了很多能量。
不一会儿，他们调来了直升飞机。大口径机枪射出的爆破弹尖声呼啸
着，只需碰上一颗我们就完了。我想到了辐射品，薇丝塔也吃力地说着“辐
射品”。我打开车门，冲着疯狂的飞机按了一下电钮。飞机突然失控了，空
中升起了一股轰鸣着的烟柱。
我回头望着薇丝塔，她已经奄奄一息。薇丝塔的躯体，更确切地说是
她那已成为他们那个群体的一部分的脑细胞，如果不从外界不断补充能量是
不可能生存的。薇丝塔一定知道自己不能离这个滨海城市太远，但她却仍然
坚持要我带着她一道走。薇丝塔在我怀里喃喃地说：“你不要责备自己，是
我这样决定的。你别为我而怪罪他们，他们未必懂得什么是爱情请吻吻我”
我吻着她冰冷的唇，这是最宝贵的一瞬，此后我们将永世分离。
摧毁直升飞机实际上是向国家武装力量宣战，我再也不能指望得到理
解。薇丝塔死后，我的一切行动变得不符合人们的常规，但我并不为此感到
奇怪。我突然掉转车头向悬崖开去，我相信这正是薇丝塔所希望的。第二天
黄昏，我终于悄悄地来到了通向大海的那条荒凉的道路上。
我抱起薇丝塔，遗体出奇的轻和柔软。大海把她赐给了我，我又把她
送还了大海。我把装有样品的密封盒也扔进了大海，这是薇丝塔要求我做的。
这时传来了警察的哨音，他们在追捕我。我不打算再躲避他们。我从
上衣兜里掏出辐射品，抡起胳膊把它扔进了大海。一切都拿回去吧。我平静
地想。人类将按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与薇丝塔诀别后，我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了。只是一想到人们把
我当作异己分子围歼时，我总是感到有点伤心。

“投降吧！”悬崖顶上的扩音器拼命喊叫。
我没有举手，却感到有些紧张，因为明白自己终于承担起这一使命，
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代表他们说话，是以一个中间人的身分在说话。薇丝塔曾
经说过：“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对付这些。于是我慢慢地迎着枪口走去，仍



然没有举起手。
我被捕后，他们开始对海湾进行搜索。一架重型喷气式轰炸机在离海
面只有８００米的地方，用摄象机分层拍摄从水面到海底各个水层的情况。
与此同时，测位器和红外线测深仪的屏幕亮了。他们发现在８０米深的水里
清晰地显露出一团密集的东西，像是一个肿瘤，又像是水母。
飞机扔出了五颗圆圆的重型炸弹。炸弹只爆炸了一颗，接着飞机摇晃
了一下，栽入大海。水面膨胀起来，掀起五颜六色的水柱，抛出飞机的碎片。
这一事件引起了恐怖。我被当作一名国家罪犯押向一个军事基地。囚
车在离国防公路只剩５公里的地方发生了意外。
司机和押送我的中尉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不清，司机迷失了方向。一
种莫名其妙的轰鸣声响彻了整条公路。紧接着又是一阵令人难以忍受的奇怪
的寂静，全干线上所有汽车的马达都停止了工作。
我奇迹般地挣脱了手铐逃了出来，我摸到了阿尔塔姆的家里。阿尔塔
姆还活着，他只记得有人要抢“阿尔法”，后来的事他就不记得了。我无法
向阿尔塔姆详细解释所发生的一切，我取出一叠纸计算起来。“生物群体释
放出来的能量的强度完全取决于外部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在最后一次的样品
试验中已经确定了。
再往下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尔塔姆领会了这个根据严密的计算推
断出来的结论。

“您是想说生物群体扩大力场是对他们遭到轰炸的自然的保护性反应？
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有针对性的行动？”
我望着被不祥的寂静笼罩着的城市喃喃自语：“就是那么回事。”这个
城市和毗邻地区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都停电了。蓄电池等一切轻便的电
源也都没有了电，直接或间接利用电力的所有系统都停止了工作。人们还没
有完全意识到降临在自己头上的灾难有多么严重。
只要引起保护性反应的东西发生变化，力场就会自行消失，不用我们
作任何努力。我手头上没有准确的原始材料，不知道飞机失事后掉进生物群
体里的有害物质的数量，但即便是粗略的计算也说明力场即将消失。但是如
果我们继续用一定的强度对生物群体施加某种影响，那么力场还会改变形式
和范围此刻，总理在亲自主持政府特别委员会会议。有人向国家提出了一个
类似最后通牒的东西，要求政府部门完全按照他们说的采取明确的行动：通
过一项减少废水排放量和处理掉６０％的工业废物的法律。如果通过了该项
法律，他们将立即解除对港口和城市的能源封锁。一个叫莱顿的委员嘲笑说，
难道海湾里的水母也学会了书写最后通牒？总理则担心接受条件就要大量的
投资，就会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其后果必然是通货膨胀，交易所也可能出
现混乱。国家安全部长则提出要和对方派来的代表面谈。
现在谁都知道省城的一个科学家是他们派来的代表，对我的通缉令也
解除了。
政府特别委员会希望我能出来和他们正面谈判。
政府委员会开会的屋子里散发着尘土味。我一跨进门槛，五个人就用
好奇和冷漠的目光望着我，好像是在看一只被插在针尖上的稀有甲虫。
他们要让我拿出自己与水下怪物有直接联系的证明。他们只懂得一门
语言——权力，就是说，我必须表明自己的实力。屋角一个古老的大钟指向
了４点１刻，现在我可以行动了，如果阿尔塔姆干得顺利“１５分钟后，海



底怪物的力场范围就要扩大，甚至将扩展到古德罗普列克地区，这就是对你
们的警告，也可以说是给我的委任书。如果你们认为这还不够，三天之内仍
不通过他们建议的法律草案，那全国就要丧失能源。”
听了我的这番话，那些人毫无惊慌失措的反应。我预感到我的计划肯
定有些不严密。１５分钟过去了，我的赌注全输了。他们又等了５分钟，秘
书走进屋子，把一份公文放在桌上。

“您的同谋者阿尔塔姆被海上巡逻队逮捕了。你们策划的阴谋破产了。”
我被押到了地下行刑室，他们要按最高级别来结束我的生命。背后响
起了扳动枪机的声音，我轻声地喊出了使我感到亲切的名字：“薇丝塔”就
在这一刹那，地下室的灯熄灭了，四周突然一片漆黑。
我立即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就是说，他们也时时刻刻胆战
心惊。
我们打成了平局。
政府特别委员会被迫签署了条约，通过了他们建议的关于环境保护的
法律。
条约里还附加了一条保证我和阿尔塔姆生命安全的协议。我和阿尔塔
姆不久被释放了。
我们坐在汽车上再一次驶向我难以忘怀的大海。阿尔塔姆说他还没上
船就被海上巡逻队抓起来了。可是水电站在他被抓之后半小时被一种神秘的
力场控制住了。这就是说，力场的范围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发生了变化。
这一定是有人帮助了我们。阿尔塔姆对此迷惑不解。
我也不再细究原因，我只相信我的薇丝塔。
那天下着雨，于是我认为是雨天影响了人，使我作出了意外的决定，
把我引上了这条路。今天没有下雨，但我又来到了这里。我是来告别的吗？
他们是一些非常复杂而且离我们相当遥远的生物。他们能理解吗？他们为什
么来到我们身边？为什么现在又要离去？
他们应当留下某种象征告别的东西，总不能一句话不说就这样离去，
让我们毫无所知，在这里不断等待。他们还信任我们吗？他们把这美好的浅
蓝色星球表面留在人类手里后，能安心地沉睡在海洋深处吗？或许这只是暂
时的退却，是总攻前的力量重新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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